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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青衣来万里一袭青衣来万里
王志光（加拿大）雅的新散文集《谁念西

风》即将付梓，嘱余为
序。文稿通读，欣然命笔，于
我诚一快事。书中所收散
文，或故事新编，或落英拾
遗；或他乡寻幽，或原乡怀
旧；或书斋遐思，或闲情逸
致，均文思荟萃，其文辞之优
美，情感之丰沛，令读者如我
者，深可期待。

1，尔雅散文的情景与化
境

尔雅的散文好在情与
化：景化情，情景交融；情化
悟，情感升华；物象化虚象，
虚中显实。《谁念西风》全书，
一个情字贯穿始终，一个化
字如影随形，其文字浸满了
温文尔雅的情调、情趣和情
致。

这是一种怀旧亲情。无
论是对外婆、父母、表哥表姐
抑或旧雨故交，尔雅的字里
行间都洋溢着一种浓浓的怀
旧亲情和对故土的感念。这
是一种感恩之心。对曾经给
过她一点帮助的任何人甚至
大自然，尔雅都表达了由衷
的感谢和感念，一种淡淡的
人情味和细腻的感恩之情出
自肺腑：“内心花开，到处繁
花似锦；眼中有光，所见皆是
美意。我常常心存感激，感
谢上天赋予了我对大自然、
对人、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包
容 与 感 恩 ”（《春 天 的 邀
请》）。

这是一种简约之美。幸
福出自简单，因为简单包涵
了元真、纯正和真诚：“我常
常想，简单就是幸福，这种与
大自然的树木花草为邻的、
没有太多物质需求的简单生
活，与现代生活的火热是多
么格格不入。但我喜欢这种
简单……”(《秋天的花园》)。

这种至简之美已经深入
尔雅的血脉：“之所以天天发
面，是我好喜欢看一小团面，
经过酵母与时间的合作，膨
胀成满满一大钵的感觉。撕
开来，蜂窝状里麦香袭面而
来，闭眼深吸一口气，脑海中
自成画卷：广袤原野，金黄麦
浪，阳光如炙。生活的美好，
如此简单直白”（《头上长花，

笔下生花》）。
尔雅对简单幸福的追求

来自她的禅性：“时空的推移
全是空，我们只不过是暂时
浮游在那空中的存在罢了。
若是如此，忙忙碌碌地想有
所成，反而将渺小的我投向
空之中，因此，不如以自我的
本色悠闲度日”（《秋天的花
园》）。江风与山月激起苏子
对造物主慷慨的赞叹，一只
小小的馒头则将尔雅的思绪
与生命连接：“生命是如此美
好，仿佛一枚初熟之果，已经
尝到它的甜味。过往所有风
霜雨雪，疼痛及苦涩，都转化
成它的糖分与营养、蜜汁与
香气”(《头上长草，笔下生
花》)。

2.尔雅散文的敏慧与宽
悯

但尔雅满足的并非物资
富足或口腹之欲，而是内在
的充实：“人各有志无可厚
非，但人之为人，通过读书，
明史，思考，甄别，才能使灵
魂丰美和智慧，使人的心灵
投出一种内在的光辉。”正是
这种内在的光辉造就了尔雅
明快素雅的文字，而其文字
所表现的则是人在这个世界
上本来的面目和初心。这种
内在的光辉令尔雅在平凡中
看透红尘，在安逸中悟出真
谛，在世俗中追求高雅逸
致。简约之美方是至美，这
就是尔雅给读者的启示。

这是一种宽悯襟怀。疫
情肆虐，生命危殆，世界纷
乱，人心不古。她的《疫情散
札》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旷
古大灾难下的芸芸众生。大
难现人心，守望之际，能以同
理之心看待周围的人与事，
没有一颗与人为善的宽悯之
心是做不到的。“萍水相逢几
多缘？这些人性中的善良，
总是令人感到温暖。我们每
个人，内心的单纯与善良，也
是给自己的祝福”（《桃红又

见一年春》）。这种由己及彼
的同理心和宽悯之心体现在
尔雅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自
己摔伤腿后想到人类的命运

“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同一条
船上，我们所有人都脆弱而
失落，但同时又彼此相重相
需。所有人现在都要团结起
来，每个人都要彼此的安慰”
（《哀恸有时，欢跃有时》）。

这是一种博爱之心。一
只嗷嗷待哺的雏鸽，竟然引
起了尔雅夫妇极大的关注。
他们对待小小的生灵，简直
像对待亲生儿一般的爱和尽
心。没有一颗善良的心，没
有一颗善待万事万物的佛心
是决然做不到的。

3.尔雅散文的洗练与灵
透

尔雅的文字有一种本原
之美：洗练、简朴，了无矫饰，
却富有诗意；娓娓的叙述拨
动人的心弦，侃侃的独白引
人入景入情。每篇散文，都
宛如未加矫饰的手札，读者
随着其娓语式的叙述和独语
式的道白，不知不觉便走进
作者灵透的内心世界。读其
文字，如同在和煦阳光的抚
摸下，透过香茗氤氲，倾听一
位优雅的女士低眉信手，续
续拨弄着心弦，娓娓叙述心
中无限事。又如在银辉洒落
的夜晚，倾听一位青衣女子
独吟，那三言两语的独白，漫
不经意的援引，似有却无的
心绪，令人品味，体会，思
忖。尔雅的一颦一笑，朴素
中流露的幽默，无不透着一
种厚积薄发的轻柔，一种举
重若轻的沉淀；一花一木，一
虫一鸟，一人一物，都寄托着
她对生命的热爱，对故土的
眷恋，对至亲的感恩和对天
地人合一的追求。

这样的文字，给人以独
特的美的享受。在写景抒情
时，她擅长的京式四六句式
短促而富有强烈的节奏感，

却又自然恬淡若行云流水，
贵在一种内在韵律贯彻始
终。“不一会儿云开雾散，远
山如黛，水波潋滟，又是别样
的美轮美奂”（《春天的邀
请》）。这种韵律顺手拈来，
一气呵成，如长短句，抑扬顿
挫，回肠荡气；又若探戈，疾
徐有致，回味无穷：“旖旎的
唱辞，丝带般，缠缠绕绕迴旋
在夜晚的空气中，看不见，握
不住，却全都是萦怀，入心：
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今
朝醉清浅》)。诗一般的字
句，跌宕起伏的韵律出自其
至简至美的心律：“海浪有
声，断岸千尺，帆影点点，水
光接天。适有孤艇，横渡而
来，戛然长鸣，波涛汹涌......
一时间，风声、涛声、孤鹜声、
声声响夏半”（《头上长花，笔
下生花》）。

尔雅情怀之美源于冰川
融汇的青衣江水的洗涤，洗
出她的清纯、灵透、雅静；得
益于千年巴蜀文化的熏陶，
陶冶出她的深沉、智慧、悟
性；更归功于其自身的修炼，
修出她恬静的心态，纯洁的
心境，朴素的情思。

尔雅文字之美则得益于
其数十年笔耕不辍，博闻强
记，终于厚积薄发，造就了尔
雅灵动的笔触，温文尔雅的
情愫，细腻深沉的审美。

文如其名。尔雅的文字
温文尔雅，人品通晓而知性，
才思敏慧而柔美。继《青衣
江的女儿》和《阳光如赊》等
之后，《谁念西风》又是一部
润泽着雨城雅安细濛柔美的
撷英之作。

谁念西风，唯有杜康。
幽馨久远，桂花陈酿。一朵
奇葩，若一笔馥郁的宿墨，在
青衣江中洇晕熏染，随波荡
漾，直至太平洋彼岸的他
乡。而他乡，已然故乡。

作者简介：王志光，现居
加拿大。大学语言教师，加
拿大大华笔会理事、文刊《加
华文苑》文学评论编委，温哥
华北京中文学校校监。其散
文、游记、文学评论见诸于当
地网刊及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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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湾的巨鲸和铁锚贝利湾的巨鲸和铁锚
海曙红（澳洲·悉尼）深

木易石七绝廿四木易石七绝廿四首首
木易石（美国）

象山电视塔 和诗友
仰望星天瀚海空，
遥看大地玉山葱。
有踪无影八千里，
破雾穿云自领风。

空椅
清凉小院影森森，
空椅猩红待客人。
那日和风明月下，
烟熏火燎侃乾坤。

圣克莱河
圣克莱河晒绿蓝，
轻舟踏浪逆风寒。
喧嚣鼎沸星条北，
素木清枫静水南。

枸杞叶
篱边墙角插枝栽，
沐雨经风翠叶来。
水煮干煸两相适，
清香总在涩中徊。

红鸟
小路清风醒夏晨，
依依红鸟唤佳人。
蓝天绿叶寻无影，
只唱高枝不入尘。

休伦河上
一棹晨歌向白云，
莲花半绽浴清芬。
天鹅有梦惊划掌，
只道来人不是君。

密州景色
潋滟风光慢客船，
楼台云影远青山。
密州景色天雕琢，
何借西湖水一寰。
注：与杭州诗友打擂。 密西根被
四大湖环绕，内陆又有无数江河
湖泊。 秀丽的自然风景鲜有人工
雕琢。“借得西湖水一寰”系叶剑
英元帅名句。

晨钓
火炙红云影照湖，
迟眠晓梦不渔夫。
星稀月淡西征早，
钓起晨阳带碧鲈。

湖晨
惊眠豪雨浥纤尘，
草润珠青水色新。
勤鸿拨掌戈游早，
巡遍湖波一钓人。

雨荷
雨打莲台断桨声，
风摇翠色向天呈。
蜻蜓不问东西处，
谁惹珠妍粉泪倾。

池塘翠色
绿叶青绦翠澹烟，
秋临夏却碧澄天。
晨风带我兹何去，
问柳寻芳在水边。

秋荷
细雨濛濛涧水秋，
菡烟澹色翠无休。
藕花红谢何因老，
早寄莲蓬韵脉留。

秋林行
滤叶天光小径斜，
层林叠帐展霜华。
风鸣水澹云流处，
枯木横秋更慕霞。

落叶
飘摇无意向西东，
醉梦归来小院中。
雪浸冰雕融土色，
待滋春绿护花丛。

立冬
秋光照水一池波，
雁落湖洲绿草多。
两岸霜枫颜欲尽，
苍葭翘首向冬歌。

冬鸥
西风皱水冻无边，
白羽横波弄浪巅。
莫问千军谁起令，
轻姿一展雪升天。

冬色
波光潋滟玉池风，
雁泳鸥飞碧映空。
东海兰阳非暖色，
西城白雨是严冬。

暮色涛声
落日流霞向晚辉，
天光水影总相依。
西风撩浪金沙岸，
依旧涛声勿忘归。

观世界杯有感
有梦无眠世界杯，
海参羞为肚腩肥。
绿茵场上多朝北，
除却千金敢问谁。

世界杯决战
绿茵场上白蓝飞，
亿万激情大力杯。
潘帕斯鹰双斩获，
雄鸡未晓尚能追？
注：写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阿根廷

潘帕斯雄鹰 2：0 领先法国高卢雄

鸡。

湖波
寒冰不据雪花披，
日隐云间向晚低。
碧水烟波为谁动，
扶摇轻吻小城西。

西行归来
早晚灯辉两地明，
翻云覆雨我西行。
乘风回荡三千里，
夜幕新冰彩照荣。
注：在加州圣塔芭芭拉度假返回密

西根。从温润如春到冰雪寒天,黎

明启程，日落抵达。

暖冬
新年首雪细如尘，
洒洒扬扬草木津。
深水薄冰犹易辨，
空湖不上钓鲈人。

留雁
残光似月日昏昏，
冬暖偏期大雪纷。
孤雁凄凄唤知己，
南来北往却无君。

作者简介 : 杨 硕 ，字
木易石，工学博士，美籍华
人。出生于中国大连。热
爱 大 自 然 的 风 霜 雪 雨 ，山
水草木和碧海蓝天。著有
诗集《枕石听涛：杨硕诗词
五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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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贝利湾一带的 Balls

Head 看当代艺术展。此地
距悉尼市区以北不过几公
里远，在左右蓝色海湾的包
围中，岸上倔强地伸展出一
片岩石厚重的土地。上世
纪二十年代，这儿曾是煤运
集散码头，繁忙盛极一时，
运营了七十年后被遗弃。
码头年久失修，好象也没人
去修它，就让它原样呈现。
破旧残败是美，岁月沧桑是
美，到了二十一世纪，某些
历史遗迹刚好就成了形态
特殊的当代艺术。

走过水边的树丛草地，
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铁锚
寂寞地躺在那儿，凋零的树
叶飘落在它四周。铁锚这
个工业时代的产物、现代社
会发展的铁证，现如今被摆
放在草地上，有了被观看的
价值。走过草地的人多半
会停下脚步看看它，我就多
看了几眼这个老古董似的
铁锚，感觉如临旧战场凭吊
某个无名英雄。自从码头
废弃，少有靠岸的大船，铁
锚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这
个带抓钩的铁锚本该跟随
船只在海上航行，没曾想草
地成了它的归宿。

铁锚作为停船器具被
人类发明出来，自有它的使
命，也有它的命运。与船身
相比，铁锚算是很渺小了，
却可在船只靠岸后用来锁
住固定船身，使之停稳不能
漂走。遥想大航海时代，要
发现澳洲、踏上澳洲这块岛
屿大陆，全靠海上航行。当
航海探险家库克船长发现
澳洲东海岸时，当 1788 年
英国菲力普船长指挥运载
流放犯的第一舰队登陆悉
尼波坦尼湾时，当一船一船
的欧洲移民跨越大洋抵达
澳洲定居时，当海上运煤运
羊毛的货船蒸汽船来往停
靠码头时，铁锚无疑是起了
巨大作用的。

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贝
利湾这一带看风景。当时，
废弃的煤运码头还没进入
我的视线，只是听说很久以
前这儿曾经是土著部落的
聚居地。两百多年前，欧洲
白人初来乍到悉尼定居时，

非常羡慕海湾周边的土著
人，惊叹他们过着靠海吃
海、天天海鲜不断的原始贵
族生活。土著人曾在贝利
湾这一带生活了数千年甚
或数万年，没人确切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欧洲白
人登陆殖民后，土著人便被
驱离驱向内陆远方。

记得我当时沿海湾半
岛走了一圈，纵然不见一个
土著人，总觉得凡有人经过
的地方都会留下痕迹，更何
况有人住过的地方，多少会
留下点什么。我在荒寂的
丛林中穿行，小路上的石头
不时打乱我的脚步，有些石
头好像长了脚一样，离开了
它们的原生地。石道两旁，
不时可见一些大小不同的
岩刻，有些石头被人类的手
用什么东西刻划过，呈现出
土著人曾经用过的打猎武
器以及猎物，比如蜥蜴、回
旋镖之类的东西。

好奇心让我放慢脚步、
睁大眼睛，很快就看见路边
平躺着一块大岩石，上面刻
着一条巨鲸。巨鲸的外形
由粗犷简约的线条刻就而
成，感觉似曾相识，像是某
种小船。没人说得清它是
什么年代刻的，且刻它的人
也没留下姓名，经过大自然
风吹日晒雨淋的侵蚀风化，
岩刻巨鲸的轮廓依然清晰
坚定。据我从书本和纪录
片中获知的澳洲土著历史
文化，在新南威尔士州土著
部落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提
及他们的创世先祖为了寻
找食物，乘皮划子渡海来到
澳洲大陆，后来在这块土地
上落脚生根，成为古老大陆
的原住民。

刻在岩石表面的巨鲸，
也许是部落族的图腾，也许
因为天长日久，巨鲸就成了
皮划子的化身。为了把先
祖的故事世代相传下去，曾
经生活在这儿的土著人在
天然岩石上刻下了巨鲸，深
深的刻痕满是力道，刻下的

都 是 原 住 民 精 神 上 的 感
受。尽管我并未亲眼见过
大海里的巨鲸，也从未在水
上划过皮划子，却思绪飞
扬、飞到运河横穿的故乡，
想起童年时常去运河边的
外婆家，看水面上摇来摇去
的乌蓬船，好奇它们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

时空穿越，十余年后的
此刻，我再次踏足贝利湾这
片海湾岸地。这次是来观
看废弃的煤运码头，筒仓、
巷道、斗车、铁锚，每一样
遗存下来的东西都成了装
置艺术，本色呈现，无需人
为多加雕饰。时间就是历
史，遗物都有故事。在观看
废弃码头的艺术展中，我得
知在这片湾地上生活了数
千年的土著人，最终彻底消
失于 1916 年，那会儿正是
澳洲联邦大力开发建设国
家的时期。看着草地上的
铁锚，我想象假若我用身上
惟一的金属物件钥匙圈去
敲敲它，或许它会发出天籁
之音，随清风传过整个贝利
湾，如同某艘轮船不期然地
拉响汽笛。

就在这同一片湾岸的
土地上，我十余年前见过的
岩刻巨鲸，在空间上与草地
上的这个铁锚相隔仅数百
米。我要穿过草地，再去看
一眼岩石上的巨鲸，数百米
的路似乎走了很长时间。
一路走过，我听到的好象不
是自己的脚步声，而是钝器
敲击石头的声音、货船停靠
码头的声音、汽笛声、波涛
声、叹息声。试想巨鲸和铁
锚，这些曾给人类带来希望
的东西，这些本该与海洋息
息相关的东西，都留在了这
片陆地上，没有灰飞烟灭，
就足以庆幸。

又见岩石上的巨鲸，深
秋的阳光铺满大地，清风撩
拨我的思绪。我想到太阳
西落后，月亮会升起来，透
过丛林树叶，在岩石上洒下
银白色的光，唤醒石刻的巨

鲸，或将它引入大海。遥想
当年，曾经对着岩石上的巨
鲸图腾做仪式讲故事的土
著人，除了皮划子，兴许就
没见过更大的船只，当水面
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桅帆船
蒸汽船时，会不会和我们当
下看星球大战科幻小说的
感觉差不多呢？我听见自
己内心的低语：我们因时间
和运气，乘飞机抵达澳洲这
块神奇而幸运的陆地。

岩石上的巨鲸、草地上
的铁锚，脚下这片贝利湾海
水拍打的岸地，有着如此厚
重的历史，包容了如此不同
的文化。在时间的空间里，
土著人生活过的痕迹从未
消失，现代工业文明的遗址
弃物犹存，它们都揣着自己
的故事，静静地躺在天地之
间，等着有灵魂的人走近。
也许它们会接受人类欣赏
的目光和好奇的啧叹，而我
驻足倾听、凝神思量，感受
这块大地的丰厚与包容，岁
月的流逝让人归于内心的
平静。

2022 年 7 月写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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